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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蓝天寄深情 为国铸“战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记者胡喆)从无
到有，他主持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推动我国
航空工业体系建设；无私忘我，作为我国飞机空
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
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年逾九旬，他的心愿还是继
续奔腾在科研一线……
　　 11 月 3 日，两院院士，歼 8 、歼 8 Ⅱ飞机
总设计师顾诵芬作为 202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沉甸甸
的奖章。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这位享有盛誉的新
中国飞机设计大师身上。

　　从小种下航空梦：让中国的飞机

设计拥有自己的灵魂

　　“诵芬”，父亲为他选用这两个字为名，除按
中国传统家族排辈“诵”字外，还取“咏世德之骏
烈，诵先人之清芬”之意。
　　名如其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熟悉顾诵芬的人都说，他心无旁骛，拥有
的 是 从 童 年 培 养 起 来 的 专 精 、执 着 的 爱
好——— 对飞机设计制造发自内心的向往和
着迷。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飞机的轰炸声
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
　　 1940 年，在民族危亡、外敌侵略之际，10 岁
的顾诵芬收到叔叔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一个航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顾诵芬从此
便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在了飞机的世界中。
　　在战争年代，空袭和轰炸，更让年幼的顾诵
芬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曾暗暗发誓：“一
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带着这颗种子，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
顾诵芬毅然前往冰雪飘飘的北国。
　　 1951 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新中
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 岁的顾诵芬
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
　　 1956 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
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
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
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
机的征程。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我国开始飞机
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

国首型喷气式飞机——— 歼教 1 的气动力设计。
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
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
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 1 飞机的设计工作。

　　拼命解决设计难题：三上蓝天给

飞机“找毛病”

　　像静水深流，顾诵芬儒雅而沉静。同事和
朋友们说他博闻强记，像个“书痴”。年逾九旬，
他依然坚持学习，总给大家说：“我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
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些帮助。”
　　似大象无形，顾诵芬谦虚而务实。在工作
中，他跑遍了设计室各专业组、各试验室，试验
工厂模型加工车间。沈飞部装、总装厂房，试飞
站都有顾诵芬的身影，他与许多老工人都成了
好朋友。
　　如利剑出鞘，顾诵芬执着而无畏。为解决

歼 8 飞机跨音速振动的问题，他曾乘坐歼教
6 飞机升空观察歼 8 飞机的飞行流线谱，两
架飞机飞行时距离保持在 5 米左右甚至更
近……
　　 1964 年，我国开始研制歼 8 飞机，这是
我国自行设计的首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
芬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 8 飞机气动设计，
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一项项难题、一次次试验……时光在顾
诵芬身上仿佛是静止的，无论什么时期、什
么困难，他都能淡然面对；但时光在他这里
又是沸腾的，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无畏
前行。
　　 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 飞机实现首飞。
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
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决定亲自
乘坐歼教 6 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
面观察振动情况！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
忆：“顾总那会儿已年近半百，却丝毫不顾
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
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
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
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经过三次蓝天之上的近距离观察，顾
诵芬和团队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后期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 8 跨音
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逐梦蓝天寄深情：心无旁骛坚

持干好一件事

　　顾诵芬的办公室像一座“书的森林”，而
他总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
的内容。
　　在家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位“工作狂”；在
同事和学生们眼中，他又是那个总能济困解

危的“大先生”。
　　如今的顾诵芬，身体患有疾病，经过两次
手术的折磨，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
未来。
　　“从成立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开始，中国的
航空工业就注定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航空
工业沈阳所首席专家、多型飞机总设计师王
永庆这样评价顾诵芬指明的方向。
　　“顾老教会我们的，不仅是飞机的设计
和创新，更让我们学会了无论何时都不要在
意质疑，要始终坚持真理。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金子终究会发光。”作为顾诵芬的学
生，如今自己也成了院士的歼 15 舰载机总
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深情回忆
起和顾院士的交往，心中满是感怀。
　　一生，顾诵芬就坚持干好研制飞机这一
件事。
　　“顾老是我们年轻人心中‘永远的偶
像’。”作为顾诵芬身边的青年同事代表，航空
工业科技委高级业务经理张东波说，顾老很
少有社会任职，与专业和本职工作不相关的，
基本都会婉拒。
　　从小事中，人们也能时刻感受到顾诵芬
的节俭与质朴。
　　有在顾诵芬身边工作的航空后生们曾开
玩笑说：“顾院士家里的家具可能比我们年龄
都大。”
　　“他生活要求极简，吃食堂在他心中已
是美味；对事业要求又极严，他常告诉我们
必须心无旁骛，干好自己的飞机设计。”这是
曾经的同事、航空工业沈阳所型号总设计师
赵霞眼中，顾诵芬的特别之处。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
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 70 年进程
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他始终践行着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践行着航空报国精神，担当
着航空强国使命，他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
蓝天，献给了党。”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
周国强说。
　　 90 多岁的人生，70 年的科研生涯，顾
诵芬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创立
到强大的 70 载春秋。

王大中：见险峰而越  固强国之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记者盖博铭、王
琳琳、马晓冬)在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的征程中，
王大中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
际著名核能科学家、教育家王大中被授予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王大中带领研究团队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
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的成功之路。同
时，王大中也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
原校长，对我国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

一生为核 一生为国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昌平南口燕山脚下
聚集了一批年轻人。
　　在当时起点低、基础薄弱的困难条件下，这
支青年团队满怀报国热情地喊出“用我们的双
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豪迈口号。就
在 1964 年，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建成了我国
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运行的屏蔽试验
反应堆。
　　这其中就有王大中的身影。
　　当时从北京市区到科研场地要一天的时
间，王大中和同事们都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作为
我国第一批核反应堆专业的学生，王大中从反
应堆物理设计，到反应堆热工水力学设计与实
验，再到零功率反应堆物理实验，在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奋斗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
和战略思维的领头人。
　　科研如登山，永远有过不完的坎儿，也有必
须要迈过的深渊。
　　 1979 年，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王大
中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如何
破解这个难题？
　　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坚持
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
实验堆、再到示范工程建设，坚持不懈，一步一
个脚印，破解了世界难题，走出从跟跑、并跑到
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之路。
　　王大中说：“克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
韧性。悟性，指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勇气，
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科技领域的无人区。
韧性，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百折不挠的劲
头。”
　　认识王大中的人都深深感到，他瘦弱的身
躯充满了非凡的智慧，谦和的外表蕴含着坚定
的意志。在国家需要核能时，他毅然选择了核反

应堆专业；在核能发展陷入低谷时，他坚持初心
不言放弃；在认定了固有安全的学术目标后，他
持之以恒直至登上反应堆安全的高峰……

核安全从“学世界”到“看中国”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张
作义现在的办公室正是当年王大中工作过的地
方，房间里还陈列着当年王大中去国外调研的
照片。
　　“对于一些关键技术，当时有人建议从其他
国家购买相关技术文档，王大中团队经过科学
调研，下定决心要在充分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基
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张作义说，这个决定影响
深远，从此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成为团队的
研发主线。
　　翻阅王大中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仅记录
着对课题的思考，而且把视野放远到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核安全如何做？这一问题深深烙
印在王大中心中。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能源危机的阴
霾仍未散去，国内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充足的
能源供应。王大中敏锐地认识到核能的重要
意义，积极投身到低温核供热堆的研究工
作中。
　　从 1985 年开始，王大中主持低温核供
热堆研究。他带领团队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进
行论证，其间专程带队去欧洲考察，最后确定
壳式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方案，并计划先
建设一座 5 兆瓦低温核供热实验堆。
　　有国际核专家评价此工程：这不仅是世
界核供热反应堆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
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
　　“在目标定位上要‘跳起来摘果子’，如果目
标过高或过低，只能无功而返或达不到预期成

果；‘跳起来摘得着’才是适度的高标准。设法使
自己跳得高一些，这样才能实现勇于创新与务
实求真的结合。”王大中这样总结项目经验。
　　这只是第一“跳”，王大中还要继续“跳”，
还要继续“摘更大更好的果子”。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核能发展转入
低谷，核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但此时，王大中
并没有动摇。他坚信，只要解决了安全性问
题，核能还是有广阔前景的，而全新的、具有
固有安全性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将会成为核
能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这样评价：

“王大中先生几十年坚持一个方向冲锋，从未动
摇，这种坚韧也是其科学家精神的体现。”
　　在国家“863 计划”支持下，他带领团队
开始了 10 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发。该
项目于 2003 年并网发电，在国际上引起强
烈反响。

　　从实验室到工程化，王大中团队继续将
中国自主创新成果推向世界前沿。
　　 10 兆瓦高温堆成功之后，王大中提出要
实现实验反应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的跨越。他
多方奔走，指导团队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之路，
使多项先进核能创新成果获得了重大应用。

甘为人梯 百年树人

　　核工程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融会贯通，
且不能纸上谈兵，要沉下心、耐得住。
　　几十年来，王大中带出了一个能打硬仗
的团队，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1985 年，王大中从老所长吕应中手里
接过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核
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所长的担子，
继续坚持团队攻关道路。
　　他的目标是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必须组
织大团队集体作战。他与同事们一起克服重
重困难，即使在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的形势下
也坚持了下来，带出了一支在国内外有广泛
影响、能够承担从理论研究到重大工程项目、
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
　　在团队建设的同时，王大中也悉心培养
能够传承团队精神的接班人。在老一代科学
家言传身教下，年轻一代科学家已经成长起
来。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相继成为国家重大
科技工程相关负责人。
　　如果说从事核反应堆专业是青年时期王
大中的主动选择，那么 1994 年他被任命为
清华大学校长，则是他开启的另一段精彩的
人生历程。
　　“王大中老师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更是
我的人生导师。”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
研究院教授石磊说。
　　在石磊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王大中几乎
对每章、每节、每段都有详细的指导。“几乎细
节到每个表述与标点，王老师治学严谨、一丝
不苟的学风让我终身受益。”
　　面向 21 世纪，王大中带领学校领导班
子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
路，制定“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
略，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
的人才培养目标，完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为
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和中国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 1 ：顾诵芬院士
（2020 年 1 2 月 1 日
摄）。新华社发（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供图）
  图 2 ：顾诵芬（左
二）和科技人员在机上
研究技术问题（资料照
片）。新华社发（航空工
业沈飞供图）
  图 3：顾诵芬和他小
学时期最喜欢的玩具（资
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图 1 ：王大中院士
（2008 年摄）。
  图 2 ：1 989 年 1 1
月，清华大学核能所所长
王大中（左一）宣布 5 兆瓦
核供热反应堆启动运行成
功（资料照片）。
  图 3：王大中院士和
夫 人 在 清 华 大 学 留 影
（2020 年 9 月 14 日摄）。

  均为新华社发（清华
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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